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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在各路媒体蜂拥采访的时候，肖鹰匿了，声称再也不接受媒
体采访。此时的低调与之前那个公开骂冯小刚缺少文化素养，
骂赵本山低俗，骂马年春晚最烂的清华大学教授，判若两人，
其中缘由大概是11月的一场腥风血雨的“骂战”。

11月7日，肖鹰在其微博表示“失宠”的赵本山是“低俗
小品王”，作为赵本山好友的崔永元看不下去了，在微博上
反驳称赵本山是“百年一遇的人才”，肖鹰随机炮轰崔永元

“智商低”，崔永元也不甘示弱，称肖鹰“脑残”。
你说我有病，我说你智障，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把

对方曾加入的骂战像刨祖坟一样挖出来，你指责我问候别
人母亲，我谴责你关心别人下半身，清华大学也跟着躺枪，
被崔永元骂成“藏污纳垢”。

公众围观呐喊，看惯了骂战的人们，已经养成了拉架
的惰性。就在半年前，上海作家陈村和出版商张小波同
样在微博就陈村替儿子写小说的话题开骂。双方的对话
不忍直视，不仅直奔下半身，陈村的“残疾”和张小波

“坐过牢”的隐私，也被拿来消遣。古语说打人不打脸，
但现在别处不打，就偏往脸上啪啪啪。

除了这种重量级“骂战”，2014年，小打小闹也从没
消停过。自视甚高的大V们说不上几句话就要开骂，甚
至约架，电光火石，怨气重重，有如泼妇骂街。

有人拿“文人相轻”来总结战后的一地鸡毛，可山东
大学博士、《山东文献集成》编者李振聚并不这么认为，“文
人争论由来已久，可文人的问题，得用文人的方法来解决，
即便骂人也得有学问。”

现代著名散文家梁实秋曾撰写《骂人的艺术》，
他认为骂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必须知己知彼、适可
而止、态度镇定、出言典雅。

而梁实秋也确实就这么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
迅和梁实秋就翻译的性质问题展开论战，双方拿出理据，
有力辩驳，说到肝火处，鲁迅撰文称梁实秋是资本家走狗，
梁实秋马上回敬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
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
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

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幽
默，却未失颜面。

想到去年年底，北京电视台台长王晓东去世，与其交
恶已久的郭德纲拍手称快，方舟子与韩寒论战甚至对簿
公堂，不禁感慨岁经百年，斯文扫地。刘宜庆说，自古
以来文人自视甚高，所以相轻，倒也正常，比如章太
炎论得急了，能跑去报馆打人，可情绪失控，要以礼
为节制。“文人之争原是缘起学理之争、思想之争，
但是家学文脉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及对文化的破
坏，导致文化积淀和涵养也被破坏。”李振聚说。而
刘宜庆认为，“文革”中的语言暴力并没有得到
及时清算，再加上注重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
网络时代的到来，这种语言暴力蔓延，在侵
蚀文人的同时，也在侵蚀着所谓的“礼”。

在骂战愈演愈烈之际，肖鹰干脆把
皮球踢给了媒体，认为原属个人争议，
但被媒体炒作为“骂战”。可侮辱性的
言辞和互相揭短的往来，即便不冠以
骂战的名头，也没有什么光彩。文人争
论，应有气量。比如左思做《三都赋》，陆机讽
其不知天高地厚，左思不辩解，待作品写出后，令
陆机汗颜。如做不到气度，至少要好好说话。

“言语不合或观念不同，大不了学管宁割席断交、割袍断
义，非争不可，也要以理服人。”李振聚说，“争论应该是推动社会
向前发展的，比如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之争、科学与玄学之
争。”

所以呢，有话要好好说，尽量别带着意气或者专门揭短
打脸，一句话，对事不对人。别误会，这话说的不是文人，是
说给咱们自己听的。

打脸不够
对攻下身
本报记者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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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不否认时代在前进，但每次语文课本破
旧立新，咋也跑得那么快？

2014年，鲁迅的散文诗《风筝》没了；上海小学一年
级第一学期语文教材中的八首古诗，为了减少八页纸的
课业“负担”，也没了。

课本丢下了大师，不知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还能留
下些啥？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证实，该出版社修订二年级
上学期第二课，将歌曲《天路》以诗歌形式录入教材；三年
级的延伸阅读中，暂时还收录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
《蜗牛》。

有一线教师提出质疑，语文规范教材中出现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

它的脸”，这句话中“它”的脸，是啥意思?

也有支持者认为，看不懂不要紧，
不管是啥意思，只要歌词基调积极向
上、充满正能量就可以收录。

许多语文爱好者和家长不愿意了。有人说，
这是今年教育部提供多达18种中小学语文课本惹

的祸，出版社们“见风使舵”，不管新的旧的，历史旮旯的
还是时下流行的，一拍脑门觉得还行，就往教材里填。

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对此辩
解说，社会上的关心可以理解，但以偏概全、印象化、情绪
化，非理性争论不利于教材编写。

那真正理性的语文教材编写又在哪里呢？
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一句话总结，一

部语文课本，面对中、高考时要改，面对行政命令时要改，
教研人员为了在新版教材里做革新还要改，就是没人

请一线的教师来改。
这可是教育我们孩子的语文课本啊，怎么看着

像墙头上一根孤独的狗尾巴草，风往哪边吹，就往
哪边倒。

终于，对于古诗词被删，习大大说话了。教师
节那天，他很严肃地告诉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
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

文化的基因。很快，古诗词重新回到语文课本中，
而且数量开始增加。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蒙不能蒙教育。许多家长
和一线教师开始行动起来。

2014年最醒目的民间语文浪潮，便是连同国学热
一起“火”起来的民国语文教材热。

江苏南京一位刘先生家中存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语文
课本，课本上印有“国民学生尺牍”。其中一本，是教授如何
写家书、假条、信件的范本，目录里非常细致地归类，诸如
家书类、商务类、请托类、贺寿类……可以说，中华语言的
工具性使用，翻看这一本小册子就可了解个大概。

重庆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王志昆认为，民
国教材的显著特点是内容浅显，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教
材涉及的学科多样，既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还会在
教材中教学生学习手工、家务等，“各种知识都有涉
猎，教得很细。”

而吸引当代人眼球的不只是民国教材的工具
性，单是一本教材里收录的名人就很值得一看。

民国时期，曾出现过像胡适、蔡元培、梁启超、
朱自清、陶行知、周谷城等一批大师级语文教育家，而
且其中很多人都参与过语文教材编写。

一位教育人士坦言，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进行课
程改革之际，有必要重读那些尘封之书，现在越变越
没标准，反而是看着老派风格让人放心。

一线教师也在变革。
全国十佳校长吕丽丽告诉记者，现在老师已经可以

灵活处理课程设置，可以整合与拓展阅读，一篇文章可以延
伸出作家的五六篇文章。

“课本里没有的，我们自己会拓展。”吕丽丽这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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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往哪吹
就往哪改
本报记者 张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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